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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钓鱼城”
一座小山城何以改写亚欧大历史

本报记者李勇、张桂林、刘恩黎

公元 1260 年，席卷西亚，先后攻灭阿拔斯王朝、占据叙利
亚，兵锋直指埃及的蒙古大军，突然勒马不前，主力军团挥戈
东返。

前一年，在相隔万里的东亚大陆，南渡长江围攻南宋鄂州
(今湖北武昌)、震动江南的忽必烈大军，于破城在即时，遽然
退兵北还。

气势如虹、横扫亚洲的蒙古铁骑，几乎在同一时期如潮水
般退却。

而这一切都因为自中国西南嘉陵江畔传出的消息：率军
进攻四川，意图顺江东下灭亡南宋的蒙古大汗蒙哥，在合州钓
鱼城遭到顽强抵抗，于 1259 年农历七月身亡。
蒙哥死后，汗位空虚，蒙古诸王纷争遂起，各军团匆忙从

亚、欧战场回撤。命悬一线的南宋王朝，暂时得免灭国之祸，亚
欧大陆的格局也因此改变。

700 多年后，在重庆合川嘉陵江畔的钓鱼山上，一条攻城
地道、几段御敌城墙、数十枚铁火雷残片，尤其是一座完整的
宋代衙署遗址的发现，使这里跻身“2018 年度中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

在考古工作者的发掘研究下，一段尘封的历史再次进入
人们的视野，这座曾改写亚欧历史的传奇城堡逐渐揭开了神
秘的面纱。

西南一柱：防御体系关键支撑

自长江、嘉陵江交汇的重庆朝天门码头西折、北进，溯嘉
陵江上行 90 余公里，就来到了古称合州的滨江之城重庆合
川。在合川城东部，一座最高海拔近 400 米的钓鱼山，伫立在
嘉陵江、渠江、涪江交汇的半岛之上。

依山就势的钓鱼城巍然屹立于山巅，北、西、南三面峭壁
悬崖据江而立，险绝异常。这里曾见证波及亚欧大陆的金戈铁
马、滚滚烽烟。

1235 年，蒙古大军在西征东欧、东征高丽的同时，大举出
兵南下攻宋。自此，双方在西起川陕、中抵荆襄、东至江淮的三
大战场，展开数十年攻防。因地处长江上游，东扼夔门天险，顺
江可趋吴楚，巴蜀地区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成为蒙古攻宋的首
要目标。

为稳固“西门”“后户”，1242 年，南宋朝廷以淮东制置副
使余玠升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主持全川防务。鉴于
成都已失陷，川中残破，余玠兼知重庆府。重庆由此成为全川
抗蒙的军政大本营。

遏阻蒙古军继续南下据长江破夔门，成为余玠到任后的
头等大事。他“集众思，广忠益”，充分运用巴蜀山险对抗蒙古
的骑兵优势。1243 年，命人筑城于嘉陵江下游三江交汇、重庆
正北的合州钓鱼山上，并迁合州治所、兴元(今陕西汉中)戎司
于此，驻以重兵。

同时，相继在川东各山隘建山城数十座，最终形成以嘉陵
江、长江为依托，以重庆为核心，以点控面的四川山城防御体
系。地处“蜀口形胜之地”、屏障夔渝的钓鱼城，则成为这一体系
的关键支撑。余玠帅蜀期间，多次以钓鱼城为前线指挥中心，联
动各山城，率领宋军与蒙古军在四川开展攻防，“多有劳效”。

此后数十年间，来自秦、陇、蜀地的数万南宋军民据险坚
守钓鱼城，“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
守”，使这里成为拱卫南宋“西门”的坚强堡垒，并在蒙古第二
次大规模进兵灭宋的紧要关头，奋起抗击，扭转乾坤。

700 多年后，当人们走近钓鱼城时，眼目所及，山险依旧，
但城下缠绵环抱、波澜不惊的江水，城里茂林修竹、清幽宜人
的山色，让人很难将这里与蒙宋古战场相连。几经复建的城
门、城墙、马道、校场，也难辨年代和真伪。

历史的烽烟，似乎已不可触摸。人们难以想象，眼前这个
弹丸之地，在 13 世纪，何以能阻遏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 36

年，及至南宋灭亡，仍然屹立不倒？
即便在专家学者看来，钓鱼城战役和山城防御体系的相

关研究虽然不少，但多囿于史料，缺乏考古实证支持，还有诸
多困惑与疑团待解。

“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却活在许多无从考证的典故
和传说中，真正的历史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痴迷于蒙宋之
战的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暗下决心：不能让人
们之于钓鱼城的疑惑继续无解。

2004 年，钓鱼城考古发掘全面启动。此后 15 年里，袁东
山和同事们踏遍钓鱼山方圆 20余平方公里，试图找出掩盖在
历史迷雾里的“英雄钓鱼城”。

史料显示，元军最终占领钓鱼城后，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的
拆毁。清代，当地为抗击白莲教，局部利用蒙宋战争期间的钓
鱼城址进行了复建。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批专家结合文献
研究复原了钓鱼城，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区分钓鱼城的宋代
城垣和清代城垣。上世纪 80 年代，当地为发展旅游又新建了
部分城墙和设施。这些都给前期考古工作带来一定影响。

“我们首先就要辨识宋代石料开采加工、城墙砌筑方式等
留下的痕迹，在此基础上，探寻蒙宋时期的钓鱼城。”袁东山说，
加上钓鱼山范围很广、险峻崎岖、植被茂密，踏勘和测绘难度很
大，“大概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钓鱼城城墙的平面分布图。”

通过时代甄别和空间重构，考古工作者们发现，南宋钓鱼
城比保留至今的清代城体系宏大很多。

“不仅守山而且控江。”袁东山说，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的
误解——— 认为古钓鱼城就是现在看到的钓鱼山顶 2 . 5 平方
公里的核心遗址范围。“事实上，蒙宋战争时期的钓鱼城，是一
个‘山、水、地、城、军、民’六位一体的大纵深多重防御体系。”

“钓鱼城之妙首先体现在‘地利’上。”袁东山说，它既利用
了山江之险，又有沟通之便。城池选址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
江汇流处，南、北、西三面环水，是控扼长江上游的咽喉要道；
其山峰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 200余米，唯一与陆地相连的东

面则有堑沟阻隔。钓鱼城四周山麓田地广阔，还有四季不绝的
丰富水源，使之具备了蓄积人力物力、长期坚守的基础。

最为关键的是将人力与天险融合，防御体系精心巧妙。考
古队发现，南宋筑城者们沿钓鱼山南北山麓，修筑了两道奇特
的“一字城墙”，分别延伸至山脚江边的水军码头，如同从山顶
伸出的两只手臂，拽住长达 20公里的嘉陵江，形成了“控山锁
江”的坚实屏障。

“一字城墙完全隔断了钓鱼山东西交通，有效阻碍了城外
敌军运动；通过拱卫水军码头，又将宋军的水军优势最大化，
压制擅长陆路作战的蒙古骑兵，同时也保障了钓鱼城的水上
后勤补给线。”袁东山表示。

在考古人员一锹一铲发掘下，南宋钓鱼城防御体系的“拼
图”逐渐清晰：以钓鱼城山顶环城和南北一字城为核心，利用
三江交汇形成的半岛地势控扼三江，北西南三面环绕的江水
形成天然护城河，东面则利用山冈、堑沟、城墙阻隔。南北水军
码头筑起水上防线和补给线。

于是，钓鱼城延伸成为 10 余平方公里的半岛防御整体，
从而有效担负起屏障重庆、控御东川作用。恰如南宋蜀人阳枋
赋诗所言：“吴门捍蔽重夔渝，两地藩篱属钓鱼。自昔无城当蜀
屏，从今有柱壮坤舆。”

大汗殒命：铁火雷所伤致死？

1251 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继承汗位。雄心勃勃的蒙哥
大汗，决心建树功业。在相继派出诸王西征西亚、东征高丽、远
征大理国后，又谋划以左、右两路大军，会同已占据云南的军
队，大举攻宋。

蒙哥决定亲率右路军经关中进攻四川，企图攻取重庆，东
下夔门，与左路军和南翼军会师于鄂州，再顺流东下，直捣临
安，灭亡南宋。

1258 年农历七月，蒙哥统精兵四万、号称十万大军，自六
盘山挥师南下。此时主持四川防务的一代名将余玠，因受疑于
南宋朝廷已自杀身亡多年。由于宋廷政治腐败，继任帅蜀者，
皆无大的作为，四川山城防御力量大为削弱。

蒙哥一路过汉中、入利州，取苦竹隘、拔长宁山城，降大
获、青居、大良诸城。1258 年底，沿途汇集而至的约 7 万蒙古
军，沿嘉陵江南下进抵合州，兵锋直指重庆。

在攻破合州旧城，切断钓鱼城与周边山城联系后，1259
年农历二月，蒙哥以“困守环攻”战术，督率水、陆诸军持续围
攻钓鱼城。但在南宋守将王坚的带领下，钓鱼城守军据险抗
击。蒙古军围城数月仍不能克。

据《元史》记载，农历二月三日，蒙哥督诸军战钓鱼城下。
七日，蒙古军从东面猛攻一字城。九日，猛攻镇西门，均不克。
农历三月，从东、北、西三面对东新门、奇胜门和镇西门外的
“小堡”发起强攻，再次失败。农历四月，接连 20 天大雨，暂停
攻城。二十二日，强攻护国门，败归。二十四日夜，绕道西北进
攻外城，一度登上城头，但最终被打退。入夏后，暑热至，蒙古
军“军中大疫”“士马不耐其水土”。农历六月，征蜀前锋将汪德
臣在战斗中受伤身死，蒙古军锐气大挫。农历七月，转战东西、
纵横南北的一代骄子蒙哥大汗，也“崩于钓鱼山”。

丧失主帅的蒙古军迅速北撤。同年农历九月，南宋朝廷宣
布“合州解围”，钓鱼城战役结束。

蒙哥大汗的死讯辗转传往长江中游及西亚后，蒙古军的
征伐顿时失去了势头。征西亚的旭烈兀、攻鄂州的忽必烈等部
军队，陆续回撤。

但钓鱼城之战中，蒙哥大汗到底因何而死？史料记载莫衷一是。
据《元史》记载，蒙哥汗自农历六月起即“不豫”，至七月癸

亥“崩于钓鱼山”。拉施都丁《史集》记述，蒙哥因水土不服而得
了赤痢，为对付病症，他坚持饮酒，使“健康状况恶化，病已到
了危急之时”，终于死于“那座不祥的城堡下”。

病死说之外，也有受伤致死的说法。明万历《合州志》所引
无名氏《钓鱼城记》称，蒙古军在“西门外筑台建桥楼，楼上接
桅，欲观城内之水有无”。城内宋军“俟缘桅者至其竿末，方欲
举首，发炮击之，果将桅人远掷，身殒百步之外”。亲临现场督
战的蒙哥，“为炮风所震，因成疾”。在去重庆缙云山寺途中，
“过金剑山温汤峡而崩”。

蒙哥之死，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难解之谜。

十多年来，袁东山和队员们在钓鱼城古战场上，也为解开
这个历史谜团，寻找着蛛丝马迹。

2005 年，在钓鱼城西北的古地道中，考古队员发掘出 80
余片弧形铁器残片，经确定是铁火雷爆炸后的碎片；2013 年，
钓鱼城范家堰遗址出土一枚铁火雷爆炸后的弹片，2017 年又
在该遗址出土铁火雷残体一枚。

结合技术测定和史料分析，考古人员认为，钓鱼城战役
中，蒙古军开凿地道想以“地突”战术攻城，而宋军则以铁火雷
御敌。由发现小弹片的数量推测，当时投入战斗的铁火雷，可
能数以百计。

记者日前在考古现场看到，2017 年出土的这枚铁火雷残
体呈圆球形，直径 11 厘米、壁厚约 1 厘米，差不多有一个脐橙
那么大，采用硬度非常高的白口铸铁作外壳，内腔用于填充火
药。“这些铁雷外观设计精巧，内置药线引爆，有着相当威力，在
当时的战场上可谓是安全、精准、高效的先进武器。”袁东山说。

袁东山介绍，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到宋代
已演进为初级火器。北宋出现火药箭和火球，南宋创制出铁壳
火球——— 铁火炮和各种火枪。刀光剑影的冷兵器战场上，开始
弥漫炮火与硝烟。

据文献记载，南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 年)，荆湖南路安
抚大使李曾伯提及，荆州每月生产“铁火砲”在 1000-2000 件，
库存多达十几万件；开庆元年至景定二年，建康府知府马光祖
提到，建康府在两年时间内，生产火攻器具 6 万余件，其中各
种规格铁砲壳 3 . 5 万余件，平均每月也有 1000 多件，“由此推
断，宋蒙战争期间的山城，铁火雷产量也应是非常大的。”

“此前发现的宋代火器实物少之又少，钓鱼城的这些发
现，为宋代火器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材料。”袁东山说，
更重要的是，铁火雷的发现，也为蒙哥死因的学界争议，提供
了新的解读视角。

据明万历《合州志》记载，“宪宗为炮风所震，因成疾……
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崩。”既往认为，“炮风”为发射的礌石所

致。元代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 1280 年扬州炮库爆炸
事件时，也提到“炮风”“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
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袁东山认为，从文中推断，“炮风”
应指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结合钓鱼城发现的球形铁火雷，蒙
哥大汗有可能是被铁火雷类火器炸伤后死亡。”

“护国城头飞炮烈，温泉寺内大王横……”火器在钓鱼城
之战中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在袁东山看来并非偶然。他表
示，通过多年考古发掘，重庆地区的南宋球形铁火雷遗存不断
被发现，说明这种火器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有着成熟的制造
技术，且在战争中得到普遍应用。这种先进的武器对当时局部
战役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改变了战争的走向。

百战弥坚：长达 36 年坚守的秘密

巍巍钓鱼山，碧血映烟云。当年那场使蒙古大汗殒命，牵
动亚、欧格局的战役中，乃至在长达 36 年的坚守中，钓鱼城的
政治军事枢纽和指挥中心在哪里？他们又是如何指挥若定，以
弱胜强，创造奇迹的呢？
史载，蒙哥大汗攻蜀时，合川钓鱼城守将为南宋兴元都统

制兼合州知州王坚。王坚自 1254 年莅任后，对钓鱼城进一步
加固，筑南北一字城，兴修水师码头，在城内建池凿井，同时利
用钓鱼山良田千亩“保民练武”、且耕且战，聚集秦、陇、蜀地退
守而来的军民十数万人，“人物愈繁、兵精粮足”。

“钓鱼城之战堪称世界战争史上要塞防御、以少胜多的经
典战例。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找到作为防御指挥中心的州治、

戎司衙署。”袁东山说。
2012 年，考古人员在对钓鱼城南一字发掘中，发现城墙随

山势升高到半山后，变成垂直高起二三十米的断崖，而断崖之
上又发现东西两道城墙，与断崖面一起，形成南一字城的内城。

按照常规，内城东边的城墙迎敌面朝东，西边的城墙迎敌
面朝西，但考古队员惊奇地发现，西边城墙迎敌面仍然朝东。这
似乎在提醒，南一字城内城以西的区域，才是防守的重心所在。

结合此前在钓鱼城西北发现的蒙古军为突袭攻城挖掘的
地道，袁东山意识到，钓鱼城西部山腰处的范家堰，可能是一
个“被严重低估的区域”。

2012 年 8 月，袁东山顺着尚未发掘完毕的一字城城墙朝
西走，在人迹罕至的范家堰，他举目四望，这里位于钓鱼山二
级台地上，背倚山顶，面朝嘉陵江，整体隐藏在主峰之下的山
坳中，台地之外即是落差近 30 米的陡峭悬崖。可以想见，当时
蒙古军队从山下仰视很难发现这一区域，这里也处在炮火、弓
箭的射击死角，易守难攻，正是指挥中枢的理想之地。

“那天是 19 号，经过探勘和试发掘，建筑残垣逐渐露出，
我兴奋得中午饭都没吃下。”袁东山说。

随着范家堰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
一组气势恢宏的南宋大型建筑遗址。

记者在面积约 2 万平方米的发掘现场看到，这一遗址主
要由东部的前、中、后三进院落，及西部水池亭榭等两部分景
观建筑构成。院落依山呈阶梯式构筑，整体高差达 16米，设计
巧妙。巨石垒砌的围墙、精美的水池、细致的浮雕、厚重的础石
随处可见。

考古现场负责人王胜利介绍，已经发现了宋元时期的厢
房、仪门、道路、排水沟等遗迹 144 处，出土宋代瓷器、铁器、炮
弹残片等标本 1100余件。园林景观部分还发现了水池、石灯，
艺术价值相当高，其中一座在当时只能建于皇宫和孔庙中的
乌头门遗址，更凸显出范家堰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通过发掘出土的文物和建筑遗迹信息，可以认定，范家
堰遗址就是蒙宋战争时期南宋合州衙署、兴元戎司所在地，也
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袁东山说，范家堰衙署遗址
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经大规模科学发掘、保存较为完整的南宋
衙署遗址，价值重大。

“大军压境之际，钓鱼城军民还能修筑如此宏大精美的衙
署，不仅体现了宋代能工巧匠们的建筑造诣，也彰显出当时人
们沉着应战强敌的自信和决心。”袁东山感叹道。

据史料记载，钓鱼城之役，在长达 5 个月的攻城战中，蒙
古军虽然“凡攻城之具无不精备”，却“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
可接也”，只能派出小股人马履崎岖以登，冒险强攻，结果不是
因为士卒伤亡惨重而“苦战不前”，就是由于后军不继而败退。
据《元史》记载，尽管蒙古军有几次攻破外城，甚至一度登上城
头，“伤宋兵甚重”，但始终无法突入钓鱼城核心区域。

反观钓鱼城守军，则是士气高涨、斗志正旺。万历《合州
志》引《钓鱼城记》记载，宋军一度发炮，向城外抛掷各重 30 斤
的鲜鱼二尾、蒸面饼数百，并谕以书曰：“尔北兵可烹鲜鱼食
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守将王坚更是白天率军抵抗，夜
晚不时派兵袭扰敌营，使得蒙古军夜不安枕。

“如果说钓鱼城是山城防御体系的‘皇冠’，那么范家堰衙署
遗址就是皇冠上的‘明珠’。”袁东山说，正是凭借高超的指挥艺
术、精良的防御布局，钓鱼城守军才能在对抗蒙古大军的战斗
中创造出奇迹。

落幕与回响：探寻仍然没有止步

1260 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后，改变先取巴蜀的灭宋战略，逐
渐把进攻重点转移到长江中游的荆襄战区。蒙宋双方在四川战
场进入相峙状态。

作为重庆前哨的钓鱼城，与嘉陵江、长江沿岸诸多山城相
互支持、依存，足以控扼东川，因而仍是蒙宋争夺的焦点。

1268 年起，忽必烈先后调集近十万大军围襄阳，开始了长
达 5 年的襄樊之役，也揭开了蒙古第三次征宋的序幕。

为牵制南宋从巴蜀调兵援助襄阳，蒙古军在四川开展大规
模袭扰，尤其加强对钓鱼城的包围，并在钓鱼城与其他山城之
间“筑城进窥”。但钓鱼城守将张珏战守有力，“往往出奇制胜，斩
获累捷。”直至襄樊战役结束前，蒙古军在钓鱼城只能“春去秋
来，出没无常”。

奈何历史的车轮终归无法阻挡。1273 年，元军进占襄阳后，
忽必烈下诏水路并进，大举灭宋。四川诸多城镇也相继被元军取
得。1276 初，南宋朝廷在临安降元。元军也加快了平定四川的步
伐，一年多时间里，先后陷泸州、平东川。1278 年农历二月攻破重
庆城，绍庆、南平、夔、施、思、播等州皆下。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1279 年正月，钓鱼城守将、合州安抚使王立，以不可屠城为条件
终止抵抗，开城降元。为南宋坚守了 36 年的钓鱼城，至此最后陷
落了。同年，逃至崖山的幼帝赵昺，蹈海而死，南宋灭亡。

渝水悠悠，孤城无言。烽烟散尽的钓鱼城，如今像一位英雄
迟暮的巨人，静卧在波澜不惊的嘉陵江畔，任那惊天动地的热
血与炮火，掩埋于厚厚的尘土和时间的长河。

范家堰遗址的发现，无异于一次穿越时空的唤醒。让这座创
造历史的英雄城再次鲜活起来。随着考古和研究工作的深入，钓
鱼城的军事、文化、历史乃至世界性价值和意义，逐渐开始显现。

“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互印证，让这座宋蒙(元)时期的英
雄城，得到了有力的证实。”袁东山认为，作为蒙宋战争的重要节
点，钓鱼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功遏制住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
进攻，彰显出南宋军民坚忍顽强、忠贞不渝的精神气节。钓鱼城
不仅是一个考古遗址，也是一座精神宝库。

这座城池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延长宋祚 20余年。
正如明代人邹智所说“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
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

而且，由蒙哥之死引起的蒙古内乱，直接导致了元朝的建
立，蒙古大规模扩张的势头也基本结束，在某种意义上，间接影
响了中古时期的世界格局。

钓鱼城的军事价值也不言而喻。“钓鱼城防御体系是中国积
极防御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第三届钓鱼城国际学术会议上，中
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授奚江琳认为，作为世界重要的
军事遗产，钓鱼城集中体现了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融
合，展现了东方战争智慧和积极防御的战斗精神。

钓鱼城还让人们见到了我国“火器鼻祖”的真实面貌。“中国
最早期的铁壳爆炸弹‘铁火雷’，是古代中国在火药火器领域最
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钟少
异表示，钓鱼城出土的南宋铁火雷残片，不仅为火药火器发明史
研究提供了长期缺乏的第一手实物资料，而且为深入探讨 13世
纪的战争史、军事史提供了新的物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如今，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钓鱼城古战场，正在经历“重生”。
作为国家重点文保单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钓鱼城已经入选
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2019 年 3 月，重庆市向国
家文物局提出钓鱼城遗址申遗正式申请。今年下半年，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也将启动建设。

但关于钓鱼城的进一步探寻仍然没有止步。“考古揭露硬遗
址，解读软文化。”袁东山告诉记者，在继续做好范家堰遗址研究
的同时，还考虑对一些文献记载不多的关键点位、矛盾点位进
行勘探发掘。

对钓鱼城历史文化价值的发掘、展示和传承，也越来越让
袁东山“操心”，“让大众可以轻松读懂钓鱼城遗址的空间特征，
理解蒙宋战争的历史现象，感悟宋人的精致生活，传承钓鱼城
守将的忠勇精神，是下一步想着力做的。”

“钓鱼城发生了直接影响中国历史，和间接影响世界历史的
重大事件。关于钓鱼城价值的研究，还应该深入和强化。”在第三
届钓鱼城国际学术会议上，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
任孙华的发言，引起广泛共鸣，“应站在更高层次、从全世界层面
来审视这场战争和这座山城。”

(稿件中有关史实参考陈世松等所著《宋元战争史》)

▲钓鱼城防御体系示意图。袁东山供图

▲钓鱼城南水军码头航拍。袁东山供图

▲钓鱼城发掘出的铁火雷。本报记者刘恩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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